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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时期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是中国教育界献身抗战建国事业的壮举 。目

前 ,史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 1944年国民政府发动的 “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而对于

贯穿整个抗战时期的从军活动 ,关注的还很不够 。本文旨在对全国高等学府中学生数量最多 、

师资最强大 、学科最齐全的西南联合大学的青年从军运动 ,做以尽量全面的梳理 。同时 ,拟就不

同阶段的从军意识 、动员方式 、服务特征等问题进行必要的考察 。这既有助于体现这所大学战

时从军活动的全貌 ,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对抗战与建国关系的思考与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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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的从军运动 ,既是这所战时高等学府引以自豪的一页 ,也是中国教

育界知识分子保家卫国 、维护民族独立 、捍卫国家尊严的一个组成部分 。目前 ,史学界对于知识青

年从军运动的研究 ,大多围绕 1944年的 “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内容基本停留在国民政府开展这次

运动的背景 、动机 、实施及其意义等方面 。但是 ,知识青年从军贯穿了抗日战争的整个过程 ,全面考

察不同阶段的从军活动及其特征 ,显然很有必要 。有鉴于此 ,本文拟以在全国高等学府中学生数量

最多 、师资最强大 、学科最齐全的西南联合大学为对象 ,对其不同时期的从军运动进行尽量完整的

梳理 ,并在此基础上 ,对被动员方如何认识 、如何响应 、如何实践等问题做初步探讨 。相信这有助于

进一步表现这一群体的爱国情操和献身精神 ,也有助于加深认识中国教育界知识分子对战时从军

与国家现代化关系的思考和实践。

一　湘江岸边的从军热潮

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战爆发后 ,由平津沦陷地区的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南开大学合组的一所战

时高等学府。这所学校最初设在长沙 ,名 “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全校的第一次从军热潮 ,就出现在

湘江岸边的长沙。

长沙临时大学是在战火遍燃的 1937年 11月 1日开学的 ,当时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

刻。开学不到两周 ,日军就占领了上海 ,接着又占领了南京 。首都沦陷的消息传到学校 ,师生们心

情难以平静 ,大家齐集学校所在的圣经学校广场慷慨陈词 ,高唱抗战歌曲 , “到前线去 ”、“参军去 ”

的口号响彻校园。投身前线 ,参加抗战 ,当时是摆在每一个青年面前的急迫问题。 12月 31日 ,周

恩来在武汉大学演说中 ,号召青年 “到军队里去” 、“到战地服务去 ”、“到乡村中去 ”、“到被敌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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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了的地方去 ”。① 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徐特立 ,也在临时大学发表过同样内容的演说。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面前 ,长沙临时大学同学表现出极大的抗战热情 。 “这次对外全面抗战 ,

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 ”, “我们的使命是何等的神圣 ”,青年人尤其 “应当认清自己 ,认清环境 ,克

尽自己应尽之责”。战争爆发后曾在家乡江苏武进做过乡村宣传工作的姚梓繁同学这样说。姚梓

繁根据个人体会 ,认为投入最迫切的 “训练民众与组织民众 ”,是青年人的使命和责任 ,因为这种工

作并不亚于前线的战士 。② 不过 ,更多的学生则希望直接参加战斗 ,他们有的去了前线 ,有的到了

军校 ,有的奔赴延安 。不到两个月 ,临时大学至少有 295人提出保留学籍申请 ,领取了参加抗战工

作的介绍信。至于未办手续就迳往前线者 ,虽未见统计 ,但仅南开大学一校 , “这时投军者约 70多

人 ,内包括参加武汉救亡总会训练班 5人 ,湖南国民训练班 17人 ,湖南战地服务团 13人 ,空军学校

22人 ,军政部学兵队 7人 ,军事工程 4人 ,参加第 13军 、14军及第 181师工作 5人 ,还有一些学生

去临汾 、西安 、郑州 、开封等地 ”。③ 当年担任长沙临时大学学生代表会主席的经济系同学洪绥曾

(洪同),说他那时 “和学生会的同学整天拉起欢送同学的大旗 ,热烈欢送他们走上前线”。④

临时大学当局对学生们的从军要求给予了积极支持 。 12月 10日 ,由三校校长组成的常务委

员会决议成立 “国防服务介绍委员会”和 “国防技术服务委员会 ”, 29日 ,又决议将这两个机构合并

为 “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 ”。⑤ 几天后 ,常委会还决议:“凡学生至国防机关服务者 ,无论由学校介绍

或个人行动 ,在离校前皆须至注册组登记以便保留学籍 ”。对于志愿从军的教职员 ,也规定 “其所

服务机关不能担任薪水时 ,本校得按在校服务薪水支给之 ”。⑥ 这些措施 ,解除了离校师生的后顾

之忧 ,体现了教育为抗战服务的宗旨。

长沙临时大学时期学生们的从军去向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是直接参加国民革命军各部队 。约

在当年 8月 ,清华同学杨德增 、胡笃谅 、张厚英 、吴业孝 、梁伯龙 、黄茂光 、李天民 、吴敬业 8人向长沙

集中途经南京时 ,就报名参加了当时全国唯一的机械化军校 ———陆军交通辎重学校 。他们于 9月

初开始受训 ,次年 2月末结业 ,除女学员外 ,均分配到陆军第二★★师 ,可谓临时大学 “史前期 ”从

军者 。⑦ 该校第二期学员中也有不少临大同学 。 1938年 2月中旬 ,临时大学西迁昆明前夕 ,机械系

主任庄前鼎教授对同学们说:“昆明暂无实习工厂和实验室 ,要学专业可介绍去交辎学校 ,主要学

汽车和坦克的构造 、修理和驾驶 ,六个月一期 ,期满即可分配工作 ,直接参加抗战。”于是 ,该系除 5

人外 ,均去了陆军交通辎重学校 ,与他们同到这所学校的还有电机系的几名同学。⑧ 据有关记载 ,

这批到陆军交通辎重学校的临大同学共 29人 ,其中有章宏道(章文晋)、吴仲华 、陈乃能 、王瑷等 。

他们作为第二期学员 ,受训 8个月后也被分配到陆军第二★★师 ,担任战车或汽车部队技术员 。⑨

于是 ,长沙临时大学的前后两批青年 ,在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师里会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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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从军同学中 ,有些是大学三年级同学。以清华大学 1934年入学的第十级为例 ,他们还有

一年就可以毕业 ,但是战争这时爆发了 ,全级 “二百八十七人中 ,实际在一九三八年毕业的不过一

百余人”。① 其中 ,有些人就投笔从戎了。据有关记载 ,清华大学第十级毕业前从军者有名有姓者

便有 30余人 ,除前述加入陆军机械化部队者外 ,张去疑 、汪复强等加入了空军通讯部队 ,郑学燧加

入工兵部队。至于毕业后从军者则更多 ,如居浩然参加步兵 ,卢盛景 、黄雄盛担任空军飞行员 ,亢玉

瑾 、钟达三 、万宝康担任军队气象工作 ,田长模 、王玉京 、张传忠 、陶家征 、梁瑞骐 、林世昌 、萧汝淮 、叶

上芳 、孙方铎等从事航空机械工作 。一位十级同学说 ,就他所知 ,这一级同学从军者接近 60人 ,占

全级总人数的 1 /7强 。② 有人回忆 ,这一时期先后到中央军校及分校的还有郎维田 、刘维勤 、林征

祁 、马毓泉 、夏世铎 、周应霖 、廖伯周 ,到工兵学校的有张慕凯 、罗绍志 ,到空军学校的有区伟昌 ,以及

到军委会军令部的白冲浩 ,到军委会政治部演剧二队的徐萱 ,去石友三部队的吕明羲 。③ 而这些 ,

不过只是长沙临时大学时期从军的一个侧面 。

西南联大学生从军的第二种类型是参加各种战地服务团 ,洪绥曾走的就是这条路。当时 ,长沙

一位女作家以湘雅医学院护士长身份 ,号召从南京撤退到长沙的军队医院医生 、护士组织起一个随

军服务团 ,她希望大学生也能加入这支队伍 ,共同到前方做些军民桥梁 、军民合作 、军中文化等方面

的工作。于是 ,洪绥曾选定了从淞沪之战撤退到武汉整补的国民党革命军第一军胡宗南部队 ,与一

些同学组成 “第一军随军服务团 ”,计划到军中服务 。这批同学于 11月 12日出发 ,全体身着军装 ,

佩带符号 ,搭乘军车从长沙驶往武汉。到武汉后 ,他们受到胡宗南的欢迎 ,但胡宗南认为大学生是

国家栋梁之材 ,还须加以锤炼 ,不可率尔走上战场盲目牺牲 。同学们虽然觉得这种说法与当初想像

的到后方做民军桥梁 、到前线抬伤兵送子弹等有些距离 ,但还是接受了这个建议 ,决定随同胡宗南

部队到西北整补训练。④ 这些同学后来加入了湖南青年第三战地服务团 ,全团 50余人中 ,长沙临

时大学的同学达 30余人 ,他们是吴承明 、沈宝琦 、熊汇荃(熊向晖)、向仁生 、池际尚 、刘以美 、赵泽

华 、傅国虎 、张镇邦 、王霈 、李忻等 ,洪绥曾还担任了该团副团长。

到敌后参加抗战是长沙临时大学从军的第三种类型 ,马继孔便是其中之一。马继孔是清华学

生 , 1937年 11月到长沙临时大学 ,报到不久就与清华曹望舜(曹一清)、孙继祖 、刘庄 ,北大左平 、刘

庆予 、徐兴国(徐晃)等 ,共同组织了一次座谈会 ,讨论如何参加抗战问题 。会后 ,刘庄 、徐兴国去了

延安 ,刘庆予到了郑州一战区 ,马继孔和曹望舜 、孙继祖 、左平四人则决定回乡 。后来 ,他们在山东

寿光组织起一支游击队 , 1938年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 6支队 ,马继孔任参谋长 ,左平任后勤主

任 ,在家乡开始了游击战 。⑤

与马继孔相似的 ,还有 1937年 11月去山西临汾国民革命军部队的宋延平(宋平)、陈舜瑶等 。

1938年 1月又有 13人(含两位清华实习工厂的工友)到了山西临汾 ,其中 6人随后到了位于晋东

南的八路军总部。另外 ,还有一些人去了冀中地区 ,他们在那里运用所学特长 ,制造出大批急需的

炸药 、地雷 。抗日名将吕正操在《冀中回忆录》中对他们的工作有生动记录 。书中写道:1938年春

夏间 ,大批平 、津 、保青年学生和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来到冀中 ,其中有清华大学的胡大佛 、熊大缜 、李

广信(李琳)、门本中(阎裕昌)、汪德熙等 。为了制造急需的炸药 ,他们创办工厂 ,进行科研和生产 。

有一次 ,爆破队用他们生产的炸药炸日本军车 ,一下子就炸死四五十个日本鬼子。他们生产的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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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有踩雷 ,还有跳雷。他们制造的飞雷像火箭一样 ,一公斤炸药可以飞出 130— 150米 ,专打敌人

的堡垒 ,美国观察组见到后说 , “你们真有本事呀! 和美国的火箭一样啊!”①1939年春 ,八路军冀

中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河北省唐县大悲村约见已担任供给部长的熊大缜时 ,对他们的工作大为赞

扬 ,嘱咐他一定要争取更多的科技人员到抗日根据地工作 。

二　协助空军的战地服务

长沙临时大学于 1938年 4月迁至昆明 ,改名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 1941至 1942年太平洋战

争爆发前后 ,为了配合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作战 ,西南联大开展了第二次从军活动。

1940年 5月 ,应聘担任中国航空委员会顾问的美军陆军航空队退役军人陈纳德 ,受蒋介石 、宋

美龄之托 ,回国购买了一批飞机 ,招募了一些飞行员 ,当他 1941年 7月回到中国时 ,已有 68架飞

机 、110名飞行员 、150名机械师和一些后勤人员 。 8月 ,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成立(对外称

“中央飞机制造公司 ”), 12月 20日这个大队的第一 、二中队在昆明上空首战告捷 ,遂被誉之为 “飞

虎队 ”。飞虎队的建立 ,需要配备相应的翻译人员 ,为此军事委员会于 1941年秋成立了 “军委会战

地服务团干部训练班”,习称 “战地服务团译练班 ”,因班址设在昆明 ,故又简称 “昆明训练班 ”。该

班班主任是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 ,但他常在重庆 ,于是向西南联大推荐潘光旦 、闻一多 、吴泽霖三

人 ,请求从中选择一人主持具体班务。学校后派刚自大夏大学调到西南联大社会学系的吴泽霖教

授担任副班主任 ,同时派外文系主任陈福田教授参与工作。西南联大一些教授也受邀出任训练班

教员 ,如赵九章讲授 “气象学 ”、皮名举讲授 “美国史地” 、张德昌讲授 “英国概况 ”、袁家骅讲授 “英

译中 ”、莫泮芹讲授 “中译英”、美籍教授温德讲授 “英文词汇学”等 。②

1941年 10月 17日 ,战地服务团译训班第一期在昆明西站美军第一招待所正式开班 ,全班 35

人。③ 这一期是个别招收的 ,由于人数不多 ,供不应求 ,需要扩大规模 。尚在该期开办前一个月 ,教

育部就要求西南联大选调外文系三 、四年级学生应征充任翻译 , 10月 15日西南联大常委会讨论通

过 “本校应征学生在受训或服务期内补修课业办法 ”,规定充任译员者工作一年后可回校复学 。④

11月 9日 ,学校召集全体同学开会 ,进行征调动员。报载:“近日来昆各部盟军日渐增多 ,通译人才

之需要异常迫切 ,联大梅校委特于昨日上午十时召集全体同学训话 ,勉励各生应以所学 ,踊跃投笔

从军 ,为国服役 。”⑤后在航空委员会英文翻译室任译员的经济系 1944届学生程耀德 ,对梅贻琦在

动员会上的讲话印象很深。他记得梅贻琦当时说:“近日来当大家要睡觉的时候 ,一定会听到不断

的飞机声音吧 ,那是从印度飞来的运输机。它每天带来几十个盟军的军官和许多军士 ,他们是来中

国服务的 。但是他们现在有几百人因为没有通译官不能到各地去工作。我们同学现在正是年富力

强的时候 ,而且都是受了相当教育的人 。平时我只恨没有好的 、适当的机会为国家服务 ,能亲自经

历这伟大时代的多变的新奇的赐与 。现在机会到了 ,国家急切地需要着你们 ,希望同学能踊跃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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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临时大学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第一九四会议 》(1941年 10月 15日),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 》

第 2卷 ,第 204页。

《联大梅校委勉同学从军 》 , 《云南日报 》 1943年 11月 10日 ,第 3版。



通译工作 。最好这两天内有 50人参加 ,到寒假后有 500人参加 。”许渊冲 、罗宗明 、万兆风 、朱树飏 、

卢福庠(卢静)、吴其昱 、黄维 、查富准 、于丕哲等二三十位同学 ,就是在此感召下报名参加了战地服

务团译训班第二期 。①

战地服务团译训练班第二期办了不到两个月 ,珍珠港事件爆发 ,接着中国战区于 1942年 1月

2日成立。随着中国战区的成立 ,美国政府除了决定加强美国志愿航空队外 ,还派遣了一批援华人

员和供应一批作战物资 。这样 ,翻译需求量随之增加 ,译训班不少同学没有结业就提前分配。

离开译训班的同学 ,马上分配到各个部门。西南联大的一些同学到了美国志愿航空队总部所

在的昆明巫家坝机场 ,其中在机要秘书室工作的许渊冲 ,主要任务是每天将昆明行营的军事情报译

成英文 ,送给指挥空军作战的陈纳德 ,陈纳德根据这些情报 ,为所属两个中队的 P40飞机分配任

务。② 有一次 ,许渊冲翻译的情报上说日本军舰何时到达海防 ,登陆士兵若干人 ,日本飞机若干架

将进驻河内机场。这个情报引起他的警觉 ,立即送给机要秘书林文奎 。林文奎马上召集分管侦察 、

作战 、轰炸 、驱逐业务的参谋进行研究 ,认为日军很有可能对昆明进行空袭 ,要许渊冲火速把情报译

成英文 ,并派专车送他去陈纳德指挥部 。陈纳德与中国空军总指挥毛邦初少将分析了许渊冲面呈

的情报 ,认为日本空军很可能为配合这次行动对昆明实施行动 ,于是迅速采取对策。果然 ,第二天

日机来袭 ,已有准备的飞虎队不等敌机飞入市区 ,就在滇池上空进行截击 。③ 由于许渊冲工作认

真 ,功绩突出 ,陈纳德给他颁发了一枚镀金的 “飞虎章 ”。

军委会战地服务团昆明译员训练班只办了两期 ,共培养译员 70余人 ,其中大半是西南联大学

生。④ 不过 ,由于人数不多 ,记载有限 ,进一步的情况尚有待继续挖掘。

三　支援反攻的译员征调

1943年 ,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重要转折时期。在苏联战场 ,歼敌

150余万人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 ,成为苏德战争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转折点。美英联军也

于同年在北非战场一举歼灭德意联军 25万余人之后 ,于 9月初登陆意大利本土 ,迫使意大利政府

投降 。亚太战场上 ,美国海军继 1942年 6月取得中途岛海战大胜之后 , 1943年 2月又取得瓜达尔

卡纳尔岛战役的胜利 ,开始了太平洋战区的全面进攻 。

在这一态势下 ,已于 1942年 7月编入美军部队序列的飞虎队(即美国第二十三航空大队 ,亦称

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在 1943年 3月扩编为美国陆军航空兵第十四航空队 ,并于同年 11月成立

了中国战区中美空军混合大队 ,随后在昆明成立中美空军混合作战司令部 。与此同时 ,美军与中国

军队也开始了打通中印公路的联合作战 ,为训练中国士兵使用美式武器 ,美军主办的步兵学校 、炮

兵学校及各种类训练班 ,亦相继在昆明成立 。为了接待大批来华美军 ,昆明一地设立的美军招待所

就多达 19处 ,为其服务的英文翻译量瞬间剧增。为了适应这一形势需要 ,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

制定了一个 3000人的译员培训计划 ,蒋介石旋令立即实行 ,教育部遂向西南联大 、中央大学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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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人世间 》1942年第 2期。

陈纳德指挥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 ,共有三个中队 ,除第三中队设在仰光外 ,第一 、第二中队均于 1941年 12月 9日飞

抵昆明。

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 》 ,第 119— 120页。许渊冲没有记录这次翻译情报的时间,但 1942年 7月

4日美国志愿空军与中国空军合同期满后 ,他便回西南联大复学了 ,故此事应发生在珍珠港事变至其复学期间。

余斌:《从西南联大学生从军说到昆明现代派 》, 《滇池 》2005年第 12期。



大学 、浙江大学 、武汉大学 、重庆大学等校分派了译员征调名额。

这次译员征调之初 ,教育部指定西南联大的数额为 100名 ,并需经过考试方能录取 。① 但是 ,

1943年 10月下旬中国远征军再次入缅作战后 ,从指挥部到基层作战营连均派有美军顾问 ,这使译

员分配捉襟见肘。于是 ,教育部又要求西南联大等校 1944级全体男生 ,无需通过考试 ,只要体检通

过 ,就全部征调译员或服兵役 。为适应变化了的形势 ,军委会战地服务团干部训练班改隶军事委员

会直接领导 ,培训工作由军委会外事局负责 ,名称亦改为 “军事委员会外事局译员训练班” ,简称

“军委会译训班 ”。军委会译训班的培训分别在重庆 、昆明两地进行 ,在昆明者简称 “军委会昆明译

训班 ”。军委会昆明译训班共开办九期 ,第一期始于 1943年 11月 ,第八期于 1945年 7月 8日行结

业礼 ,第九期是 7月 22日举行招生考试② ,但因抗战胜利 ,未结业就停办了。

西南联大非常重视军委会译训班的培训工作 ,昆明训练班改隶外事局后 ,黄仁霖不再担任班主

任 ,其职由吴泽霖接任。为了加强军委会译训班的力量 ,学校派北京大学教务长樊际昌教授担任教

务长(后任副班主任),派办事能力很强的戴世光教授主持业务训练和工作分配(樊际昌出任副班

主任后 ,其接任教务长)③ ,教官则由学校军训主任教官毛鸿上校充任 。至于授课的讲师 ,也多由联

大教授兼任 ,如蔡维藩 、王荣 、鲍觉民 、杨业治 、王赣愚 、刘崇鋐 、姚从吾 、查良钊 、葛邦福 、孙毓棠 、沈

昌焕 、陈序经 、莫泮芹 、陈雪屏 、罗常培 、闻一多 、潘光旦 、汤佩松等教授 ,都曾或为译训班授课 ,或做

过专题演讲 ,以至有人说 “译员训练班工作的全班人马 ,都由联大包下来了 ”。④

在云南省档案馆 “西南联大档案”中 ,保存着一份当年西南联大参加军委会译训班第一至九期

的同学名单 ,其各期数字与当时报纸刊登者不甚一致 ,当是更为准确的统计。其中第一期 90人 ,第

二期 255人 ,第三期 5人 ,第四期 6人 ,第五期 26人 ,第六期 15人 ,第七期 15人 ,第八期 8人 ,第九

期 17人。⑤ 上述 437人 ,只是军委会译训班的结业学员 ,未包括战地服务团训练班受训者。

译训班的生活也是紧张而卓有成效的。每天七堂课的聚精会神不用说 ,早操过后就传来练习

英语的声音 ,午睡时有人仍在查字典 、背单字 、读军语 ,而晚上自修室里闪烁的灯光下 ,大家继续温

习着当天的功课。有人说 ,在这里学到的知识 ,等于在大学里主修了一科 ,因为 “中西文化 ”、“社会

建设 ”、“伦理建设” 、“美军概况 ”等课程 ,都是教授们多年研究的心得 , “你听了之后 ,至少能对这

问题有轮廓的了解 ,与系统的概念 ”, “所以每星期的小组讨论会 ,当一个专题发下 ,便相互研讨 ,热

烈辩论自己的看法 、自己的意见”。译训班的工作效率 ,与战时环境下的节奏是一致的。最后一次

考试有二三百人参加 ,考试刚结束 ,教务处便宣布漏夜完成试卷评阅 ,且把平时成绩一齐结算清楚 。

训导处接着就安排美军与学员谈话 ,谈话后马上揭晓结果 。然后 ,学员便准备启程 ,总务处则整理

什物 、打扫住所 。整个程序衔接紧凑 , “的确像一部机器的灵活 ,迅速而周到”。⑥

关于译员的派遣情况 ,这里仅以第一期为例 。 1943年 12月底公布的分配名单 ,去向大体以英

语水平为依据 ,除 6人去印度远征军 , 8人去航空委员会 , 6人去战地服务团外 ,其余均向昆明美军

·10·

《抗日战争研究 》2010年第 3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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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委员会云南区译员考选委员会招考译员简则 》广告 , 《云南日报 》1945年 7月 14日 ,第 1版。

张之良:《滇西翻译官 》 ,清华校友总会编:《校友文稿资料选编 》第 4辑 ,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第 42页;《联大学生自治

会昨晚欢送应征同学 ,冯院长友兰等谆谆训勉 》 , 《云南日报 》1944年 3月 12日;《译员训练班昨行结业礼 》, 《云南日报 》 1945

年 7月 9日 ,第 3版。

梅祖彦:《军事翻译员经历追忆 》 ,清华校友总会编:《校友文稿资料选编 》第 4辑 ,第 46— 47页;张之良:《滇西翻译官 》 , 《校友

文稿资料选编》第 4辑 ,第 42页。

《军事委员会译员训练班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学员名单 》,云南省档案馆藏 ,案卷号:32— 1— 300。

白君:《教授们底副业———介绍译训班 》 , 《中央日报 》(昆明)1945年 9月 10日 ,第 3版。



总部报到 ,再转派到滇西的各美军联络组。① 分配到作战部队的同学 ,有去指挥机关与作战部队两

种 ,前者如在昆明美军总部译员室工作 ,后者则配属到师 、团 、营 、甚至连队 。他们中间 ,有的为担任

主攻缅北重镇八莫的新编第一军第三十八师当翻译② ,有的在史迪威将军总指挥部任翻译③ ,有的

从事各种情报的中英文互译 ,有的任美军专家组与远征军间的联络翻译 。④ 在第一线作战部队的

同学 ,还曾与敌军展开过面对面的战斗 ,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

1944级的男同学 ,并非全部担任译员 ,按照教育部规定 ,这次征调可以到其他部门服役 。当

时 ,驻扎缅北的新编第三十八师 ,正在招募工程技术人员 ,于是电机系吴铭绩 、蒋大宗 、梁家佑 、李桂

华 、李循索 、费纪元 ,机械系宁奋兴 、陈柏松 、江今俊 、曾善荣 、方为表 ,土木系王伯惠 、孙致远 、戴祖

德 、张世珷等 15位同学 ,未经培训就直接运送到印度北部小镇列多 ,在清华校友孙立人任师长的部

队 ,开始了一年多的丛林生活 。由于翻译人员异常缺乏 ,有些人虽然分配到军械处 、通讯营等部门 ,

所做的工作实际上仍以翻译为主 ,而有的人更是直接分配到了翻译室 。⑤ 这次征调不曾做过译员

的只有少数人 ,如成都要突击修建可起落 B— 29远程战略轰炸机的机场 ,土木系一些同学便被抽

调参加了这项紧急军事工程 。⑥ 电机系十几名同学则去了陆军最大的通信工厂———军政部电信机

械修造厂 ,其中有的人承担印度加尔各答至昆明 、重庆间 “驼峰航线”的无线电修理工作。⑦ 航空工

程系 1944级大部分同学也没有担任译员 ,而是进入空军机械学校第十一期高级机械班 ,经过短期

培训 ,有的分配到成都原国民党空军第三飞机制造厂⑧ ,有考入中国航空公司学习驾驶 ,驾着 DC—

2、DC— 3客机和 C— 47货机 ,穿越在一望无际的野人山上空。⑨ 可见 ,掌握了科学知识的青年 ,在

战时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

四　奔赴前线的印缅远征

“中国青年远征军”简称 “青年远征军 ”或 “青年军 ”,是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动员知识青年入伍

组成的一支特殊部队。 1944年 ,中国正面战场在日本侵华部队为打通南北交通线的 “一号作战 ”中

遭到巨大挫折 ,引起社会各界强烈谴责 。政府当局把军事失败的原因说成是兵员身体素质和文化

素质太差 ,于是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 8月 27日 ,蒋介石发出 “一寸河山一寸血 ,十万青年十万

军”口号 ,动员鼓励知识青年从军。 10月 11至 14日 ,国民政府召开 “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会议 ”,通

过了知识青年从军方案 ,规定凡年满 18至 35岁 、受过中等程度以上文化教育 、身体健康的青年 ,都

可作为应征对象 ,服役期为两年。 10月 24日 ,蒋介石发表 《告知识青年从军书 》,嗣后有关部门相

继制定了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办法 、从军征集委员会组织办法与组织规程 ,及志愿从军学生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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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待办法等。

1944年的云南 ,早已不再是后方了。自豫湘桂大溃败以来 ,昆明街头处处可见从湘桂沦陷区

疏散的难民 ,人人感受到形势的万分紧张。云南的青年从军运动 ,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展开。 11月

11日 ,云南省党政机关召开联席会议 ,议决组织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 ,以省政府主席龙云为主

席 ,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和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均列为委员。根据这次会议的决议 ,西南联大于

11月 15日成立 “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 11月 24日 ,西南联大召开第七届第三次校务会

议 ,议题主要围绕如何实施劝征事项。

但是 ,与前三次从军相比 ,西南联大同学对这次从军分歧很大 ,这一点后面将做介绍 ,此处从

略。总之 ,经过动员 ,全校形成了从未有过的从军热潮。当时报载:西南联大从军征集委员会以突

击方式发动全校学生从军登记 , “一日间之成绩 ,超过以前两周中登记人数之五倍 ”。郑华炽 、陈雪

屏教授自晨至晚 ,办理登记 9小时 ,郑天挺教授 “每隔半小时发出一张从军号外 ”,学生方面也临时

张贴出从军壁报 ,使这次从军运动形成热潮 。清华大学校长 、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 ,其独生子已经

担任了美军译员 ,四个女儿中 ,除了长女出嫁 ,四女尚幼外 ,在联大读书的二女 、三女都在这次从军

运动中报了名① ,他们的带头作用在西南联大一时传为佳话 。

1946年 1月 3日 ,梅贻琦在西南联大校务会议报告这次报名情况 ,说:“本校学生报名参加知

识青年志愿从军者共 318人 ,其中有因年岁不足或投考空军及译训班者共 40余人应减除外 ,计检

查体格合格者 246人 。”②西南联大的从军热潮 ,在昆明乃至云南全省起到了示范作用。云南《民国

日报 》甚至为此特发表了题为 《联大师生踊跃从军 》的社论 ,称西南联大澎湃汹涌的从军潮 “是西南

联大的光荣”,并希望其他学校也如联大一样 , “造出照耀全国的成绩 ”, “共享这个无上的光荣 ”。③

当然 ,体检通过者并未全部从军 ,其后当地报纸报道:“西南联大志愿从军男女三一八人 ,除入

空军学校及译训班 、政训班 ,以及因病或体格年龄不合格及女生未入营者外” ,实际 “入营学生计有

二二四人 ”。④ 此则报道列有入营的同学名单 ,当较为准确。当时 ,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

员会分配给西南联大的应征人数是 100人 ,西南联大从军人数大大超过了这一配额 。西南联大的

这次从军运动 ,无论是发动规模还是报名人数 ,在联大历史上都是空前的 。

1945年 1月 28日 ,是中国抗战史上一个沉痛的纪念日———淞沪抗战 14周年 。这天早晨 8时 ,

从军学生在图书馆前集合点名 , 9时 10分 ,分成八路纵队出发 ,欢送者包括常委梅贻琦 ,训导长查

良钊 ,教务长杨石先 ,总务长郑天挺 ,三青团干事长陈雪屏 ,以及各学院院长 、系主任 、教授 、职员 、学

生 ,还有西南联大附属小学的学生 ,共约 3000余人。队伍在第五军乐队前导下 ,经过文林街 、青云

街 、华山西路 、华山东路 、圆通街等繁华街道 ,在省党部门前接受云南省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

会赠送的书有 “投笔从戎 ”、“闻鸡起舞”两面锦旗 ,然后向入营地北校场行进。沿途 ,燃放鞭炮 ,军

乐吹奏 ,十分壮观 ,于 10时左右到达入营地。⑤

这批从军同学后编入青年军第二★七师炮一营补给连 ,军衔二等兵。他们于 2月 5日乘机飞抵

印度汀江 ,大部分同学编入服务营第二连。不久 ,他们来到中国驻印军大本营和训练基地的蓝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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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他们进入训练处汽车学校学习汽车驾驶 ,不少同学仅仅 8天便可独立开车。 3月 26日 ,全连学

员同时毕业 ,无一人不合格 ,这在汽车学校是一个新纪录 ,是由西南联大同学创造的。结业的同学 ,随

即编入汽车一团 ,并经加尔各答 、雷多 ,来到野人山下 ,等待接受运来的汽车。多雨的 7月 ,同学们终

于奔驰在史迪威公路上 ,驾驶着汽车驰过浩荡的伊洛瓦底江 ,驰过缅北一望无垠的平原 ,驰过奔腾的

怒江 ,穿过江上的惠通桥 ,经过 5天 1059英里的奔波 ,于 7月底到达昆明西郊 。①

前文所引梅贻琦在校务会议上报告中所说全校学生报名参加知识青年志愿从军者中有 “投考空

军及译训班者共 40余人”,指的是除了参加青年远征军的学生外 ,有些同学在这次应征中报名参加了

空军。当时 ,空军兵种中有一种为 “甲种领航”,条件除体质标准与飞行员相同外 ,还规定学历在大学

理工科二年级以上 ,录取后要先派往美国受训 ,学成后分配到大型轰炸机上担任领航任务。这个兵种

引起西南联大工学院不少同学的兴趣 ,方复就是其中之一。当时 ,他与同班何焕生经过多次商议 ,认

为这是一个杀敌报国的好机会 ,于是在 1944年 11月一起参加了考试 , 12月中旬发榜时 ,二人都被录

取 ,遂于 12月 26日在昆明中央航校入伍。联大工学院同时入伍的还有邓庆泉 、章俊杰 、张彦等 ,理工

学院考取的则有邓频喜 、王克弟 、冯志坚 、徐步镛 、韩济群 、郝启民 、廖俊梅 、李广济 、赵球等人 ,只是他

们是到四川铜梁入伍的 。② 上述诸人虽然参加的不是青年远征军 ,但也是在这次从军运动中加入到抗

战行列的 。

参加青年远征军是西南联大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从军运动 ,这次从军征集工作结束后 ,西南联大于

1945年 2月电告重庆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 ,对全校从军情况做了简要总结。关于从军

人数 ,电文中称:“西南联大志愿从军报名人数三一八人 ,经体格检查者二六六人 ,业经呈报在案。现

除最近参加空军及译员等工作六五人外 ,其余二零一人。统计如下:(一)性别男一八八人 ,女一三人 ,

计在昆二零七师入营者一七八人 ,赴渝参加政训工作者九人 ,参加◆营养研究者一人 ,待命入营女青

年一三人 。(二)年龄十八至二十三者一四八人 ,二十四至三十九者五十人 ,三十至三十五者三人。

(三)籍贯苏三二人 ,浙二三人 ,粤二二人 ,鄂二十人 ,湘一九人 ,川一七人 ,冀一五人 ,皖一三人 ,鲁七

人 ,闽七人 ,滇六人 ,豫五人 ,赣五人 ,晋二人 ,陇二人 ,辽二人 ,吉一人 ,黑一人 ,热一人 ,黔一人。 (四)

学历专科以上一九六人 ,中学五人。 (五)职业学生一零九人。(六)党员八人 ,团员五二人 ,非党团员

一四一人 。”③

西南联大的从军运动 ,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的光荣一页。投身抗战第一线的青年 ,不仅贡献了

自己的青春 ,甚至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在谱写中国知识青年保家卫国壮丽诗篇的同时 ,也为西

南联大这所战时高等学府增添了光荣。

1937年底从长沙临时大学赴鲁西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经济系学生何懋勋 ,曾任山东

省第六区游击司令部青年抗日挺进大队参谋长 ,在 1938年 8月齐河县坡赵庄的一次战斗中英勇捐

躯 ,年仅 21岁。④ 黄维是军委会战地团昆明训练班第二期的学员 ,结业后原被分配到美军机场 ,当时

正是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出征 ,他要求随远征军去缅甸。这次远征以失败告终 ,黄维在随军撤出缅甸途

中渡怒江时落水殉职。现耸立在云南师范大学内的《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背面的 “从军学生题名”

上 ,镌刻的第一位为国捐躯者就是外文系四年级黄维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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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 6月 18日 ,在湖南芷江的空军第五大队的戴荣钜同学 ,驾驶飞机掩护轰炸机轰炸长沙 ,途

中与敌机遭遇 ,不幸机坠 。① 驻防陕西安康的空军第三大队的王文同学 , 1944年 8月在保卫衡阳战役

中与敌机作战时殉国。② 与王文同在空军第三大队的吴坚 ,则是 1945年初在与日机作战时 ,因机件失

灵堕毁身亡。③ 他们三人的名字没有刻在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从军学生名单中 ,但他们的

姓名 、出生年月和牺牲地点 ,则镌刻在张爱萍将军题名的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纪念碑上。

在空军部队任译员的外文系同学缪弘 ,是在迎接抗战胜利曙光的时刻 ,在一次空降后的进攻中

英勇牺牲的。缪弘是二年级学生 ,不在译员征调之列 ,但他积极报名入伍 ,参加军委会译训班第七

期培训 ,训练仅 6个星期 ,就和 20多位联大同学志愿去 OSS.OG④ ,分配到中美混合的伞兵突击队 。

1945年 7月 ,缪弘随部队向南平附近的丹竹机场发起进攻 ,冲锋中被敌狙击手击中要害 。⑤ 1945

年 9月 27日 ,全国译员联合会在昆明举行殉国译员追悼会 ,灵堂悬挂着 14位殉国译员的灵位 、遗

像和简传 ,其中就有缪弘 。⑥

有些同学虽然不是倒在枪林弹雨中 ,却或在训练中罹难 ,或在非常情况下失踪 。征调到航空委

员会的外文系 1944级朱晦吾同学和电机系 1945级沈宗进同学 ,就是在穿越野人山上空时失踪

的。⑦ 崔明川同学也于 1943年在美国接受飞行训练时失事撞山 ,同样在美国空军受训的李嘉禾也

是由于事故殉难。

五　相关问题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西南联大从军运动的分期问题

长期以来 ,包括西南联大校友 ,均认为学校八年半历史上先后掀起过三次从军高潮。即:第一

次是抗战初期的 1937年末到 1938年初的长沙临时大学时期;第二次是抗战中期 1941至 1942年

为美军配备翻译的征调时期;第三次为配合中印缅战场的应征青年远征军时期。这种分类是以时

间为标志的 ,但若从服务对象的性质上说 ,则第二次从军实际上包括两种性质 ,其一是为 “中国空

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服务 ,其二是为中国远征军中的美军服务。若根据这种划分 ,则西南联大的

从军活动 ,实际上视为四次更恰当 。

这样分期的关键 ,在于对美国志愿队的性质认定。表面上看 ,美国志愿队以美国退役军人为

主 ,但这支空战力量实际上是由中国航空委员会出面招募的雇佣军。这支雇佣军的统帅是美国陆

军航空队退役上尉陈纳德 ,抗战爆发前夕来华担任国民政府空军顾问 ,任期至 1937年 10月。合同

期满后 ,国民政府未与其续签合同 ,但陈纳德仍以个人身份留在中国继续参加抗战 。 1940年 ,苏联

空军援华人员陆续撤走 , 5月下旬蒋介石召见陈纳德 ,请其回美国争取作战物资。在美国 ,罗斯福

总统被其游说打动 ,于 1941年 4月签署命令 ,准许预备役军官和退出陆军和海军航空部队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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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设在昆明市郊 ,作战组在昆明岗头村和宜良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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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赴华的美国志愿队 。 8月 1日 ,蒋介石发布命令 ,正式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 ,任命

陈纳德为大队指挥员。 “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 ”这一名称 ,表明其雇佣军的性质并未改变 ,

而蒋介石给陈纳德授衔上校 ,也是中国的军衔。这样来看 ,为美国志愿航空大队充当译员实际上是

为中国军队服务 ,因此这次征调在性质上与为中印缅战场的美军服务是有所区别的 。有鉴于此 ,本

文将西南联大的从军运动分作四次 ,即将人们习惯视为第二次的从军运动划为两次 ,一次为 1941

至 1942年协助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的战地服务 ,一次为 1943至 1944年支援印缅战区盟军

反攻的译员征调。

(二)不同时期从军运动的特点

世界上许多国家 ,在战争爆发之初便开始广泛征募青年入伍 ,并将他们直接编入作战部队 ,充

当普通战斗员 。而国民政府在知识青年从军问题上 ,大致是为了配合形势需要 ,实行一种非常规性

的临时措施 ,因此除 1944年为赴印缅作战组织青年远征军外 ,并未对知识青年实行大规模的从军

动员 。由于这种政策 ,西南联大不同时期的从军运动 ,也呈现出若干不同特点 。

长沙临时大学的从军运动 ,完全建立在自发基础上 ,学校虽给予积极支持 ,并成立了 “国防工

作介绍委员会 ”,但该委员会的工作不是动员学生从军 ,更没有进行过从军的组织工作。满腔热情

的学生们 ,完全是在全国抗战热潮中 ,主动投奔到抗战第一线。这一点已为人熟知 ,勿庸赘述 。

为支援美国援华空军和入缅作战时期的两次从军运动 ,与长沙临时大学时期的从军运动有所

不同 。不同之处 ,在于这次从军运动起初由政府号召 ,并要求学校动员学生入伍 。后来 ,动员改为

行政命令 ,并且是强制性的 ,还给西南联大分配了从军名额 。从学生方面讲 ,一些人从个人发展角

度考虑 ,对这次从军不如此前那么积极 ,工学院 、经济系内部还产生过激烈的争论。① 这次征调的

对象主要是 1944级 ,而西南联大 1944级很特别的 ,他们入校时 ,正赶上日军侵入缅甸 ,云南形势严

峻 ,教育部下令西南联大再次迁往安全地带 ,于是这批学生第一年是在学校设在四川省叙永县的分

校度过的 。现在 ,又让他们从军入伍 ,难免内心有些抵触 ,中文系汪曾祺 、法律系李模 ,那时都有这

种念头。② 当时 ,为了逃避征调 ,有的人把辣子粉涂在肛门上 ,引起痔疮复发 ,希望不能通过体检 。③

还有人虽然进了译训班 ,可不几天就跑了出来 ,后经冯文潜教授再三说服才返了回去 。④ 但是 ,大

多数同学还是响应政府号召 ,勇敢地走上战场。

与此前从军运动相比 ,西南联大在最后一次动员参加青年远征军时 ,出现过很大的分歧。从动

员机制上讲 ,这次从军运动由国民政府发动 ,中央和各地均成立了 “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

员会 ”,蒋介石还发表了 《告知识青年从军书 》,国民政府控制的所有宣传机器 ,纷纷为这次从军运

动大造声势。西南联大当局积极响应这次从军运动 , 10月末 ,张伯苓 、蒋梦麟 、梅贻琦三常委联名

致电蒋介石 ,表示热烈拥护。但是 ,皖南事变后就意识到国民党反共政策不可改变的进步青年 ,则

担心这支部队最终沦为国民党反共的武装 ,而在西南联大影响很大的中共地下党掌握的民主青年

同盟 ,也不赞成学生加入青年远征军 ,甚至不惜与他们尊敬的师长展开激烈辩论。西南联大为发动

这次从军运动 ,接连组织过四次演讲 ,即 10月 20日请原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 ,时任国民党中央宣

传部国际宣传处驻伦敦办事处处长叶公超讲 “战时之英国”;22日请驻缅远征军新一军高级参谋蒋

镇澜演讲 , 28日请指挥收复腾冲的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讲 “腾冲之役 ”, 11月 17日由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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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学生对征调译员的不同意见与论争 ,将另撰文介绍。

李方训:《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 ,不忘西南联大从军壮士 》 ,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 18期。

刘裕中:《抗战期间应征美军译员的回忆 》 , 《清华校友通讯 》复 16册 ,第 114页。

罗达仁:《缅怀冯文潜先生 》 ,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九四四级通讯 》(二),第 71页。



在夏威夷的陈福田教授讲 “美国之战时青年 ”。① 其间 , 11月 13日西南联大举行建校纪念周活动

期间 ,亦请三青团中央干事刘健群做了题为 “太平洋战局”的演讲 。② 经过上述准备 , 1944年 11月

29日西南联大罕见地停课两小时 ,进行全校从军动员。

这次动员的第一个程序是全校大会 。会上 ,梅贻琦首先致辞 ,劝勉同学多加思忖。钱端升教授

继之向同学说:“现代战争是为现代化武器与现代化生产的战争 ,凡此均需现代化头脑 、现代化技

术 ,此则非知识青年不为功也 ,故必须知识青年参加 。现今最简要者 ,即期望知识青年直接参加战

争 ,从军是也。”冯友兰也在会上讲了话 ,大意同样是从现代的武器 ,必须由掌握现代知识的青年 ,

才能发挥作用 。他还说:“过去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对拼的时期 、艰苦的时期 ,已经由我们老百姓去

担当了 ,际今最后关头而又有新式武器 、新式装备可供应之时 ,知识青年应避免其应尽责任么 ?”周

炳琳教授则从青年对国家的责任讲起 ,说同学们在壁报上经常发表意见 ,发表呼吁 ,现在到你们行

动的时候了。闻一多也阐发了青年从军的意义 ,说:“现在抗战已至最艰苦的阶段 ,知识青年此时

实深应自动放弃不当兵的 特̀权 ' ,而在抗战最后阶段更应负起责任 。许多人谈民主 ,若自己本身

去焉责任 ,尽义务 ,那才真正有资格谈民主 ,而知识青年军也就是真民主的队伍。”③同时 ,他还从另

一个角度动员青年从军 ,说 “现在我们在政治上受压迫 ,说话也没有人听 ,这是因为我们手里没有

枪。现在有人给我们送枪 ,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不管怎么样 ,我们要先把枪接过来 ,拿在手里 ,谁

要反对我们 ,我们就先向他下手”。④

会后 ,紧接着进入第二个程序 ,由各系组织同学谈话会 ,进行个别动员 。为了谈话会有序进行 ,

避免同学找不到地点 ,学校还印发了各系召集地点的通知 。为了配合从军动员 ,冯友兰 、潘光旦 、陈

友松相继发表 《从知识青年从军说起 》、《论知识青年从军》、《从军去!》等文 ,从古今对比 、中外对

比 、形势需要 、青年责任等不同角度 ,强调这次从军运动的意义和青年人应有的态度 。 11月 20日 ,

蒋梦麟还在昆明广播中央台做了面向全省的 《知识青年从军意义 》播讲。⑤

西南联大在动员学生参加青年远征军问题上如此兴师动众 ,不能说不与学生们的抵触情绪有

关。可贵的是 ,学校能够理解同学们的心情 ,因而接受了他们的一些要求。如前所述 ,这次从军运

动的最大障碍 ,是学生们担心这支用美式武装组成的部队难免沦为国民党与共产党斗争的工具 ,这

样自己就成了国民党制造国共矛盾的炮灰。西南联大当局认为这种担心不无道理 ,况且这种忧虑

在一些教授中也同样存在。尚在 10月下旬 ,训导长查良钊教授便向记者透露 ,学校校务委员会常

委会议已对这次从军运动加以商讨 ,并召开教授会议交换意见 ,均认为 “兹事体大 ,不在表面渲染 ,

重在实际推动 ”,故 “教授会议已推定教授数人从事起草发动知识青年从军意见书 ,一俟脱稿再经

教授会议及学校常委会议通过后 ,即行建议中央 ,以供政府之参考 ”。⑥ 其后 ,学校在 12月 1日校

务会议上做出两周内进行全校学生体格检查的决定⑦ ,在使用这种半强制性手段的同时 , 12月 5日

又召开教授会议讨论学生们的要求。会上做出的四项决议中 ,前两项一为 “此次知识青年军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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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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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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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合大学布告 》 ,云南省档案馆藏 ,案卷号:32— 1— 21。蒋镇澜为在新三十八师基础上扩编的新一军高参 ,其讲演题目

未有记载 ,但应与滇缅战役有关。

《薛穆大使昨参观两大学 ,申论中英文化交流之重要 》, 《云南日报 》1944年 11月 14日 ,第 3版。

《联大昨举行盛大演讲会 ,教授勉学生从军 ,每人应放弃特权尽责任义务 , 知识青年军是真民主的队伍 》 , 《扫荡报 》(昆明)

1944年 11月 30日 ,第 3版。

冯友兰著:《三松堂自序 》 ,三联书店 1984年版 ,第 339— 340页。

《蒋梦麟播讲勉青年从军 ,昨报名者五十二人 》, 《民国日报 》(昆明)1944年 11月 22日 ,第 3版。

《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联大将上意见书 ,推定教授起草建议中央参考 》 , 《扫荡报 》(昆明)1944年 10月 28日 ,第 3版。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务会会议记录·第七届第四次会议 》(1944年 12月 1日),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 》第 2卷 ,第 500—

501页。



为国防军 ,不参加党派活动” ,一为 “请由美国军事技术人员训练 ,至训练地点 ,最好靠近盟军所在

地”。① 可见 ,教授会也主张联大从军青年能够摆脱党派之争 ,成为只是对日作战的部队 。教授会

这一建议的提出以及后来被政府当局接受后 ,人心才开始安定 ,从而出现了积极报名从军的热潮 。

不过 ,国民党当局显然对这些青年不放心 ,所以只让他们当了运输物资的汽车兵 ,而没有把枪杆子

交给他们 。这倒也成全了西南联大参加青年军的同学 ,他们开着汽车回到昆明后 ,许多人脱离部

队 ,回校复学。否则 ,他们有可能或被歼灭 ,或到了台湾。

(三)从军实践的若干感受

如前所述 ,西南联大师生对于从军活动并非单凭热情 ,不同时期 ,他们的思考是不一样的 。总

体上说 ,他们赞成从军 ,认为是直接参加抗战的具体行为。但是 ,他们并不盲从 ,大家能够根据国内

形势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西南联大坚持自由主义教育的效果 ,在这里得到了印证 。在最后一次

动员参加青年远征军中 ,不仅多数学生划清了 “为党而战 ”与 “为国而战 ”的界线 ,就是教授会也主

张联大学生从军后应保持不党不派的独立性 。冯友兰的认识 ,甚至比这还更进一步 。他说:大反攻

时期到来后 ,十万知识青年一定不够 , “为要使更多底知识青年都到军队中去 ,最要紧底是我们的

政治上社会上 ,都需要立时有几件令人耳目一新底事 ”。这些事 ,包括抗战结束后的种种重要措

施 , “例如开国民代表大会 ,施行宪政等 ”,而且这些 “只是诺言还不够 ”,因为 “在青年热情高的时

候 ,他易于信 ,在他感觉幻灭的时候 ,他易于疑 ,在他易于疑的时候 ,最好有事实叫他看 ,才能鼓舞他

的精神”。② 冯友兰的话 ,将青年从军与政治民主化联系在一起 ,反映了人们在更高层次上对抗战

后期从军运动的思考。

事实上 ,具有独立意识的西南联大同学 ,在部队很难避免非军事因素干扰 。如到新编第三十八

师的同学 ,就以缴纳党费被扣除了津贴 ,数量虽不多 ,却引得费纪元同学到军需处大吵一场 。③ 如

果这还只是一个花紊的话 ,那么加入青年远征军的同学感受就大不一样了 。他们在昆明集中时 ,连

里曾组织过一次讨论 ,当时的结论是 “青年远征军是国家的军队 ,绝对不应该属于任何人或任何

党;并且唯有民主的政府 ,才能保证我们的血不白流 !”但两三个月后 ,这个理想就破灭了。在蓝伽

汽车学校 ,联大同学在国语 、英语讲演竞赛中都是第一 ,只有一次他们放弃了辩论 ,因为那次辩论的

题目是 “军队里需要民主吗”。也是在蓝伽 ,杨宏道收到联大同学寄来的一份该校学生自治会公开

发表的《国是宣言》 ,为了让大家看着方便 ,就把它贴了出来 ,不料竟在半夜被宪兵架走 ,当同学去

探视杨宏道时 ,卫兵恶狠狠地说:“你要看共产党吗?”后来他们到了雷多 ,指定他们的住地是个曾

经闹过很厉害霍乱的地方 ,营房本来已被一把火烧掉了 ,可偏偏指定他们必须住在那里 ,时任驻印

军副总指挥的郑洞国还说:服务营二连所在的汽车一团 “比霍乱菌还可恶 ,必须隔离 ”。④

汽车一团原来有个叫 “天声社 ”的团体 ,于是联大同学把这个名字加在自己所在连队的名称

前 ,简称 “天声服二连”。就是这个 “天声服二连”,后来也被解散了 ,原因是长官们认为他们常常议

论军队的黑暗 ,是 “捣乱”集团 。同学们为了抗议 ,为这个连开过追悼会 ,甚至还用一首歌的歌谱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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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铭绩:《联大生琐记 》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 》第 26期。

以上据王宗周:《“天声服二连 ”,提起真可怜———青年远征军琐记 》, 西南联大校友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

大 》,云南人民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年版 ,第 267页。



入了愤懑无奈的歌词。歌词云:“`天声服二连 ' ,提起真可怜 。一帮学生 ,有书他不念 。投笔从戎 ,

来把新军建。环境恶劣 ,不容变。到处 ,碰壁 ,新军的新前途真是太暗淡。不顾一切 ,直向前 ,这里

是天声服二连 。 天̀声服二连 ' ,提起真可怜 。初志未成 ,先被人改编 。诸位同志 ,多多吃饭。一切

闲事 ,莫用管。倒东 ,歪西 ,长官的命令 ,我们照着办。明哲保身 ,不多言 ,这里是汽车第一团 。”①这

种亲身体验加上回到国内不久就先是昆明政变 ,接着是 “一二 ·一 ”惨案 ,于是这个连的 150多位

联大同学 ,打算继续留下来的只有二十几人 ,其余或返校复学 ,或转去当译员。

金书铁券 ,百世流芳 。今天 ,在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矗立着一块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碑文中写道:“联大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 ,从军旅者八百余人 。”这座石碑的背面 ,镌刻着 1946年

5月 4日立碑时所能收集到的 832位从军学生名单② ,这个名单并不完整 ,由于条件所限 ,有些从军

者的名字未能列入 。③ 对此 ,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曾有所纠正:“长沙临时大学时期 ,校方记录

参加抗战工作离校学生有 295人 ,绝大多数未列入 题̀名 ' 。两者相加共 1100多人 ,约占(全校)总

人数的 14%。”④这就是说 ,在先后进入西南联大求学的 8000多人中 ,每百名同学里便有 14人为保

卫祖国投笔从戎 ,这对任何一所学校来说 ,都是很高的比例 。

西南联大从军同学和当时许许多多大学生从军一样 ,谱写了抗日战争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 。

他们没有辜负校歌中 待̀驱逐仇寇 ,复神京 、还燕碣 '的殷切希望 。”⑤可歌可泣的西南联大战时青年

从军运动 ,是祖国危殆时期大学生们保家卫国的伟大壮举 ,是抗日战争时期全国民众救亡图存的组

成部分。大学生的从军意义 ,在于运用现代化的科学知识与技能 ,补充了战时急需的知识资源 ,改

善了军队的素质 ,提高了作战的能力 ,从而为战争的顺利运转提供了有力的支援。西南联大在当时

全国各高等院校中 ,学科最为齐备 ,师资最为强大 ,学生人数最多 ,因而其显示的作用无疑尤为突

出。今天 ,关于抗日战争的军事斗争 ,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 ,对于大学师

生投身直接抗战的了解和研究还比较缺乏。然而 ,人们不应忘记 ,在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征途上 ,

他们的贡献也为这个画卷增添了光彩。

(作者闻黎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徐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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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据王宗周:《“天声服二连 ”,提起真可怜———青年远征军琐记 》 ,西南联大校友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 》 ,第

262、 264、266— 268页。

这个名单有两人误列两次 ,故碑中实际人数应为 832人。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 》(修订版)云:“碑上列有 834人 ,但曾仲端

和王福振均列出两次 ,经对入学名单进行核对 ,并未发现姓名相同者,应属错列 ,故实际为 832人。”(见该书第 61页)

李方训在《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 ,不忘西南联大从军壮士 》一文中 ,根据有关史料做过初步统计 ,列出未列入纪念碑的从军

者一百余人。其文说:“联大从军人数不止 834人 ,学生固未列全 ,教职工更未计入 ,但说`联大从军壮士逾千 ' ,则是完全可以

的。”(见《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 》第 18期)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 、清华 、南开 》(修订版),北京大学出

版社 2006年版 ,第 61页。

《缅北密支那战役追忆———从军校友卢少忱的书面发言》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 》第 38期(即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周年暨 “一二一 ”运动 60周年特辑 》), 2005年 10月刊印。


